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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的《诗歌新韵》
■王 道

周有光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 而他的

夫人张允和早期也曾从事过诗韵的研究，并

出版过一本 《诗歌新韵》， 第一次印刷就有

22000本，可见出版社对于这本书的重视。

这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于 1959 年 11

月出版的小书， 字数 13.3 万字， 定价为

0.50 元。 查周有光年谱可知 ， 周有光于

1957 年从上海经济界被调往北京参加文

字改革工作，1958 年参与起草 《汉语拼音

方案》工作，并出版了由他主编的《汉语拼

音词汇》，1959年又出版了 《拼音字母基础

知识》。 而张允和在此期间积极参与对昆曲

和历史文化的研究， 曾得到曲家俞平伯和

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的肯定，

于是张允和自称“大着胆子”往前走了。 想

必这本小书就是那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从书中 “凡例 ”可知 ，这是一本工具

书。 “凡例”第一条说明：“这是一本汉语分

韵词汇，收字一万多个，收词三万多条，都

是现代文学语言所通用的，可供诗歌韵文

的写作者、歌唱者、朗读者和阅读者检查

参考。 ”“凡例”中同时说明，“本书根据普

通话标准语音， 把现代汉语词汇分为 22

个韵类， 每一韵类再按四声分为韵目，共

计 87 个韵母 （轻声和儿化不计）”，“采用

汉语拼音方案为注音工具。 末字同韵同调

的词，在同一韵目之下按照拼音字母顺序

（a，b，c……）排列”，“必要的地方，汉语拼

音字母以外用旧的注音字母对照，或用国

际音标说明”。

众所周知，中国诗词有新韵和旧韵之

分，旧时没有汉语拼音，很多读音也与现

代汉语拼音不同，因此当汉语拼音方案公

布后，就迫切需要编辑新韵书用于说明和

解释。 因此当 1958 年由周有光参与的汉

语拼音方案公布后，就有专家建议应该编

一本新韵的书。 事实上也有专家学者在准

备，只是当时未能引起较大的重视，直到

1965 年才公布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诗韵

新编》，此后该书一版再版，沿用至今。 《诗

韵新编》一书的简介称：“《诗韵新编》是按

照现代汉语规范化读音用韵而为旧体诗

作者编写总结的一套‘新韵’，也就是倡导

摈弃盲目守旧的观念，与时俱进的采用更

加符合现代汉语发音习惯的 ‘宽松的押

韵’即宽韵，采用这样的新韵将会让我们

写诗填词的用韵范围更加广阔，无疑这是

广大古典诗词爱好者的福音。 ”

实际上有关新韵和旧韵的问题一直在

业界存在着各种争议， 如何解决其中的差

异也是众说纷纭。 “今不妨古，宽不碍严”是

中华诗词学会制定新韵时的原则之一，但

目前出版的权威的新韵工具书还是未能圆

满地解决问题， 甚至业界对新旧韵问题的

讨论延伸到了对中国诗歌形式的改革。 只

是很多人在参与争议新韵旧韵问题时，似

乎都没有提及张允和这本《诗歌新韵》。

周有光和张允和一系列的著作中，也

都未提及这本书，我是在购买张允和的旧

书《书的故事》（译作）时偶然买到了这本

《诗歌新韵》。 遗憾的是两位先生已经仙

逝，无法当面向他们请教了，但欣慰的是

我在张家姐弟的好友赵景深的书中发现

了一条线索。 赵景深在早年致信已经去台

湾的张家长女张元和时提及：“你的二妹

允和在北京研习社。 说来有趣，本来她是

演旦的， 近来忽发奇想， 要演丑角了，在

《守岁侍酒》里，她扮演书童，演得很活泼

生动。 二妹夫周有光是语文专家，前些天

还到我们复旦中文系来做过一次报告。 你

二妹还编了一本《新诗韵》。 ”

查这封信写于 1962 年 5 月， 当时赵

景深正热心于昆曲事业，于是想到了在台

湾的顾传玠、张元和夫妇，希望他们能为

国家的昆曲事业再做贡献。 此时的张允和

也正在北京昆研社忙得不亦乐乎，可以说

正是因为对昆曲的痴迷，使得张允和有心

编了这本诗韵小书。 而这本书向我们呈现

了人人熟知的“最后的闺秀”张允和身上

热衷于语言学研究的一面。

沈从文“湘行”书写的两副面孔
■杨志君

1934 年 1 月 7 日，《边城》还

没写完的沈从文，由于母亲病重，

自北平出发回湘西凤凰。 由于当

时交通不便， 他先是从北平坐火

车到武汉，由武汉转车到长沙，再

转车到常德，到桃源。在桃源沿沅

水乘小船上行，行程 8 天，到达浦

市， 再改由陆路回凤凰。 在长达

25 天的旅程中，沈从文给新婚不

久的妻子张兆和写了 34 封信，这

些信后来被编辑成一本书———

《湘行书简》， 成为现代文学史上

的一个经典文本。

沈从文回到北平后，根据《湘

行书简》中的一些素材，整理出《鸭

巢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个多

情的水手与一个多情的妇人》《虎

雏再遇记》，分别于 1934 年、1935

年发表于报刊上， 后来成为散文

集《湘行散记》的一部分。 这为我

们考察《湘行书简》与《湘行散记》

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湘行书简》主要是沈从文写

给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的信，

作为书信体， 它具有私密性与随

意性的特点；而《湘行散记》中的上

述几篇文章， 是明确写给读者看

的文章， 它具有一定的严谨性与

规范性。 但在我看来，两者更大的

区别在于， 前者有强烈的抒情色

彩，而后者的叙述比较平实。

《湘行书简》的抒情，不是抽

象的抒情，而是很具象的，大都是

因沿途所见的景致与人事而触发

的，有一个很具体的抒情对象，便

是妻子张兆和。 那时他们新婚不

久，两人情感处于炽热阶段，空间

的隔离， 使得沈从文对张兆和有

说不完的情话。 如《小船上的信》：

“你瞧，这小船多好！ 你听，水声多

幽雅！ 你听，船那么轧轧响着，它在

说话！ 它说：‘两个人尽管说笑，不

必担心那掌舵人。 他的职务在看

水，他忙着。 ’船真轧轧的响着。 可

是我如今同谁去说？我不高兴！ ”从

这段话中接连的惊叹号，我们就能

略微感知沈从文当时心情的激动

了。他赞叹着河上的小船与幽雅的

水声，为这些自然的声色而惊奇，

他要把这一切分享给远方的妻

子，可意识到妻子不在身边时，又

不禁感到孤单， 愈加想念远方的

爱人了。如果说这种因景因人事的

抒情在《湘行散记》相关的篇幅里

也间或能看到———只是频率没《湘

行书简》高，那么，《湘行书简》中因

为思念张兆和而抒的情，便属于书

简的专利了。

《湘行书简》可以当作一本情

书来读， 里面浸透了沈从文对张

兆和深沉的爱意与无比的思念。

《在桃源》中他写道“这时有摇橹人

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

声……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

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泊曾

家河》中写道：“说到‘快乐’时我有

点不足了，因为一切纵妙不可言，

缺少个你，还不成的！我要你，要你

同我两人来到这小船上， 才有意

思！”由于天气冷，沅水流域有许多

险滩，因而船走得比较慢，加上沿

途吃了不少苦， 更增加了沈从文

对妻子的思念， 所以多次表达没

叫张兆和一起同行的遗憾。 类似

的文字举不胜举。

《湘行书简》跟《湘行散记》还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前者是写

实的， 而后者融入了作者的一些

想象， 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散文

集。《湘行散记》原初版本是 11篇，

其中《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桃源与沅州》《箱子岩》《五个军官

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一个爱

惜鼻子的朋友》这 6 篇的内容，在

书简中基本没提，可以不管。 而其

余 5篇素材来自于《湘行书简》，却

有所扩充与发展， 这方面最明显

的是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

妇人》和《虎雏再遇记》两篇。

以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

情妇人》为例，该篇只有前面一小

部分取材于《湘行书简》。在《鸭巢

围清晨》 基础上作了修饰与添加

的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

人》更具魅力，它多了不少细节，

使牛保、 宋宋及妇人的形象更加

丰满，扩充的对话也别具情韵。而

关于水手与妇人， 也有更多的叙

述。如写到了牛保的相貌：“大眼，

宽脸，鼻子短，宽阔肩膊下挂着两

只大手 （手上还提了一个棕衣口

袋，里面填得满满的），走路时肩

背微微向前弯曲， 看来处处皆证

明这个人是一个能干得力的水

手。”接着作者又写自己跟牛保攀

谈， 牛保把从妇人那得来的核桃

送了一些给他。 接着又写到妇人

从窗口露出头颅对牛保说话：“牛

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

吗？ ”待水手回答记得，叫她赶紧

上床去，她又说：“我等你十天，你

有良心，你就来———”在这后面，

沈从文加了两句话：“说着， 嘭的

一声把格子窗放下。 这时节眼睛

一定已红了。 ”于此，水手剽悍的

形象、妇人多情的身影，便栩栩如

生地浮现在读者面前了。

如果说上面的比较， 尚只能

看出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

妇人》对《湘行书简》相关素材的合

理加工，想象的因素还不多的话，

那么前者绝大部分与《湘行书简》

无关的内容， 其虚构的成分还是

比较明显的。 如前者写到沈从文

得到牛保的核桃， 回报以四个苹

果， 牛保又把这四个苹果送到了

妇人那里， 以及后面写到美丽的

小妇人夭夭的故事———她对沈从

文有好感， 希望借沈从文这样一

个看上去还不错的外地人， 摆脱

自己束缚于 50 多岁的烟鬼的命

运，最终希望落空，只能在家里为

沈从文唱《十想郎》，表达她的一番

相思。 这些动人心魂的故事，都是

《湘行书简》完全没有提及的，是可

以当作沈从文的想象来读的。

张新颖教授认为， 正是可能

存在的虚构性成就了 《一个多情

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使它能够

丰满起来，独立出来，否则，它就

只能是书简里的一个片段性的情

景、几句没头没尾的对话、一个不

甚了然的人物。确实如此，若没有

《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

人》，《湘行书简》中水手牛保与妇

人只是模糊的形象，不会成为“多

情水手”与“多情妇人 ”———在我

看来是《湘行散记》中最能打动人

心， 亦最能体现沈从文的审美趣

味的两个人物。由此，我们也可看

出沈从文的了不起， 在极简单的

素材上， 凭着自己对湘西风土人

情的多年记忆与领悟， 便写出了

如此动人的篇章， 称他是一个天

才并不为过。

《湘行散记》其它篇章也多少

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虚构成分，沈

从文后来在 《〈长河 〉题记 》中说

《湘行散记》是“小说游记”，这表

明作者亦承认了其中的虚构成

分， 亦即在散文创作的过程中融

入了小说的笔法， 使得散文小说

化。 这跟鲁迅创作《故乡》《社戏》

等小说散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

必须说明的是，《湘行散记》 中的

合理想象，并没有降低其真实性，

“反而把在某时某地事实上不够

充分的真实， 发展到它可能发展

到的充分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真

实得到了实现”。

通过对《湘行书简》与《湘行散

记》两者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

的抒情性是其突出的特点， 可以

当作情书来读；后者的合理想象与

细节的添加， 一定程度上为文本

增添了魅力。 因而，这两本书实在

各有千秋，均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湘行散记》具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而《湘行书简》的合理想象与细

节添加，一定程度上为文本增添了魅力。


